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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朗的激越”

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李 荣

不知什么原因， 突然想到了海顿，

发愿把他的一百零四首交响曲， 整个听

一遍。 当然， 这样的发愿， 多半是虎头

蛇尾， 只能 “到哪里是哪里” 吧。

海顿晚年在世时， 莫扎特和贝多芬

都是 “领风骚” 和 “露头角” 的年龄。

所以， 对于莫扎特和贝多芬而言， 海顿

是大师， 也是老一辈。 根据史载， 莫氏

贝氏都认海顿作自己的老师， 但莫氏与

海顿更亲近一点， 这种亲近完全是心灵

和性情上的一致 ， 彼此很多相通的东

西， 甚至海顿反过来满心愉快地认年轻

的莫扎特作 “忘年交”， 在自己晚年作

品中吸取小辈的优点。 这样的大师实在

可当得 “海纳百川” 也。

而贝多芬于海顿 ， 尊敬当然是不

缺， 但性格与作风上却总有不相入的地

方 ， 所以彼此的关系总像隔着一层薄

纱， 无间的互通有无更是谈不上。

但是海顿却是异常坚定地认贝多芬

一定是后世的大家， 并且在贝氏略显冷

淡的态度下热情地说出这样的话： “我

为成为他的老师而高兴并且自豪。”

这大约因为， 贝多芬在性格上是最

强的， 有那种后世认为的 “扼住命运咽

喉” 的力量， 所以对于海顿风格里的一

腔柔情， 总觉得有点 “生分”。

而海顿却明白， 贝氏的 “不屈” 可

以说只是其表， 他的内里其实也是一腔

柔情———没有这个， 成不了伟大的音乐

家。 我们听见贝氏的月光或晚期的一些

作品， 与海顿的 “默契” 可能就会更多

一点， 只是他们那时已经不及见了。 从

这个角度上说， 海顿对贝多芬的了解，

可能比贝多芬自己还要更透彻一点。

海顿的乐观和明亮贯通一切。 他的

乐观有时像一把大扫帚， 甚至把角角落

落里的那些灰尘和脏东西也扫出来， 放

在太阳底下晒一晒， 那面目也会改变一

点。 总而言之， 海顿的乐观与柔情， 把

世间和人生 “说开了”。

不过， 翻阅西方乐评， 不少乐评家

都认为海顿早期的交响曲里面， 总能听

出一点紧张甚至于不安的感觉。 本人听

完海顿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多少能

够理解那些乐评家的意思， 但却觉得如

此说法过于笼统———海顿在这里的一点

紧张与不安的分子， 与我们平时所用的

这个措辞是完全两样的。 乐章的开首，

那音符的劲道很足， 速度也是直冲向前

的那一种 ， 利落当中有着那么一点急

切， 明朗当中却还是有着一丝茫然。 思

绪干净干脆， 但至于如何具体地措其手

足， 好像不单单只是没有去多想———或

者是不愿意去多想， 或者即使是想了却

也是所得的结果自己也有一点儿不踏

实， 而且更可能是想了， 想得自认为也

是有结果， 却是在实行上不知道如何地

来举手和投足。

这或者才是海顿乐音里面所谓的

“紧张与不安” 的分子， 而其基质和本

色却还是建立在明朗和利落上的。 就像

一个人因为朝气和活力而显得激越， 踌

躇满志， 或者是壮怀激烈， 我们在旁边

看到， 也是那么样地欣赏， 并且自己也

因此振奋起来， 会走上前去， 拍一拍他

的臂肩， 用一点柔性， 把他因为激情和

冲劲而显得有一点僵硬的情怀稍微转换

一下 ， 仿佛是把一样稍有点紧实的东

西， 用手来摇一摇、 抖一抖， 让它顺一

顺而舒展开来。 在这整一个乐章里， 一

起首显得有点 “紧张与不安” 的 “明朗

的激越”， 在不间断的柔性乐音的调和

下 ， 越来越多地注进了生活的实在气

息。 起首主题一再出现， 每一次都起一

点变化， 到了乐章的终曲， 那实在是融

成一片的舒心悦耳。

第二乐章， 从我们 “门外” 的感觉

来说 ， 是一个 “连绵曲 ”， 一气连环 ，

绵延不尽的样子， 与巴赫 《勃兰登堡》

的第一乐章有点相像的地方。

当时， 一听巴赫那曲子， 我就想到

夜色、 水流与人的意识之流———仿佛都

是这样的 “连绵曲 ”， 全体地看上去 ，

好像有点单调和重复， “逝者如斯夫”，

一去不回地只在那里往前， 一步不停却

又是步履复沓地在奔走。 但是当你稍稍

地定睛看进那个 “流动” 里面去， 或者

把手试探着放进这个 “流动 ” 的内里

去， 感受一下它的那种 “动力”， 就多

少能够看到或者感到各种不一样的东

西， 有激越有温柔， 有灵动也有安静，

有眩目也有素淡， 有急切也有从容， 总

之是一个大千世界， 却同时亦是一 “整

个” 的。

海顿 “第二” 的这个乐章， 仿佛也

是在这一个 “连绵” 之中， 把一个世界

和人的内心种种的千变万化， 让它们完

全地展开， 到这个 “流动” 里面去各各

地奔走。 你如果只在一个局部或者一点

角落里去细看、 细听、 细想， 只觉得那

么许多东西在那里活动着， 仿佛物理世

界里面的 “布朗运动”， 繁复得没有一

点规则。 但是， 只要伸直了腰杆， 走远

几步， 再来回看那一汪水面， 却是清澈

透底， 水波不兴。 当然， 反过来说也是

一样， 远远地看是一个样子， 凑近了看

便是另一个样子。 只不过， 到得最后，

无论远近高低 ， 无论里外上下 ， “相

杂” 却是 “成文”， 万物一家。

到了这首交响曲的末章， 给人的乐感

亦是干脆利落而且热情奔放， 与这一曲的

首乐章， 粗听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 首乐章里音

符的劲道很足， 速度也是直冲向前的那

一种， 但利落当中有着那么一点急切，

明朗当中却还是有着一丝茫然。 而在这

个末乐章里 ， 经过了中间乐章那一个

“万物一家 ” 的远近高下 、 大小冷热 、

喜怒哀惧的连绵似的 “一与多” 的和应

与融洽， 那就完全可以说是到了中国古

语所谓 “从心所欲不逾矩” 的境界或者

感受里。

这与 “连绵曲” 有点不同， 这是一

种 “回旋曲”， 好像是有点 “怎么来都

是可以” 的意思， 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地方。 这个， 你或者说只是大胆———当

然说是大胆也没有什么错误———不过这

种大胆， 与不顾一切地孟浪却不一样。

孟浪似的大胆背后 ， 其实还是担

心， 因为他不知道所谓的大胆过后， 会

接着遇到什么 ， 就如英人康拉徳所著

《吉姆爷》 里面的吉姆， 勇敢无畏之下

却是最大的畏惧 。 而 “从心所欲不逾

矩” 那样的大胆， 却已经是把本然、 应

然与已然都是认作当然的， 即使生活里

面有他不知道的， 他也不会把它看作空

白、 深渊或者是接不起来的断裂， 而是

如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徳所谓 “都是连续

的， 没有虚空”。

这个 “从心所欲不逾矩” 里面， 有

人生所有的一切东西， 并不是在人生里

面上下彻底地挑选一下， 把好的、 快乐

的东西留下， 把不好的、 悲苦的东西抛

掉。 它里面有热情， 也必有落寞， 但是

这个落寞却未始不同样是热情， 就像美

国诗家弗洛斯特笔下那一堆无人问津的

柴堆， 虽在那儿黙黙地朽坏， 却正与炉

膛里木柴的火焰一样， 是在那里 “燃烧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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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里的小脑袋， 本来按课桌椅

分布得横平竖直， 放学铃响， 大家离

开座位， 迅速形成新的聚落。 要好的，

已挽手臂互换零食。 住得近的， 商量

结伴回家。 女孩子们， 约着同上厕所。

一群群放笼的小雀， 叽叽喳喳从教室

飞出去。 等学生散尽， 办公室里的老

师也陆续收拾包。 只有宋老师任凭所

有文具摊在桌上， 茶杯敞开， 苏苏冒

着热气。 她趴在走廊的栏杆上， 看大

家离校。

来接小孩的家长们一仰头看见宋

老师， 都挥手打招呼。 等走出学校一

段， 家长聊天， 绕来绕去， 说到宋老

师， “还没呢”， 家长们说。 小孩子们

一边打闹一边凑过来问， “什么还没

呢？” 家长们就说， “你们宋老师， 和

别人不一样。”

宋老师比我妈还大几岁。 我妈有

了我。 我已经上学了。 而宋老师还没结

婚。 女人如果年轻， 人们会谈论她的未

婚。 已婚的多半想着做媒， 未婚的男人

要多点想头。 但女人上了年纪， 人们反

而不谈论她的生活， 只是交换眼色， 如

暗示一个秘密。

也似真有秘密一般， 宋老师离群

索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个人分

房全仰仗单位。 在等候名单上， 长长

一列教职工名字， 各自家庭都有紧迫

困难。 单身的宋老师， 排得遥遥无期。

校方好歹照顾， 看到教学楼上阁楼空

置， 允许她先去住。

人人放学都要离校。 唯宋老师不

用。 她在校园里安家， 多么稀奇。 是

因为这样， 所以她和别的老师都不一

样吗？

学校给每个教室装了闭路电视 。

别的老师上课都不太用， 但宋老师上

课， 每隔几周会带录像带来给我们放

英语动画片。 12 月过圣诞节了， 她申

请学校食堂停了一日学生例行午餐 ，

换成油炸大排和一铅桶卷心菜番茄汤。

她给我们讲西餐礼仪： 叉子在左， 刀

具在右， 挺直身体离开椅背， 双肘不

能支在桌面 ， 喝汤时不能发出声音 ，

要向外侧勺。 我们并没有刀叉， 也一

样努力遵循如仪 ， 一个个笔挺坐好 ，

用不锈钢饭勺在搪瓷饭碗里认真地一

勺一勺向外侧勺汤。

有家长听说了， 不禁皱眉， “就

不能带小孩好好背课文念单词吗？ 花

头多来， 到底是……”到底是什么， 家

长顾念学生在边上， 忍着没有说出口。

但那没有说出口的内容， 其实连学生

都知道了，“宋老师和别人不一样”。

英文课上课的内容， 讲到了过生

日。 教材的插图里， 英国父母手持气

球， 主角男孩戴尖头小帽， 他的姐姐

和朋友捧着插有蜡烛的蛋糕走来相贺。

原来英国人的生日这样过。 但生日蛋

糕在当年的上海， 是奢侈品。 同学们

看着插图， 面露羡慕。

到了下一节课， 宋老师带着一只

大纸盒走进教室， 一打开， 教室里哄

然一声 “哇”， 原来是个巨大的奶油裱

花蛋糕。 宋老师笑一笑， 重复几句教

材里的单词和段落， 取出带来的刀叉，

小心分了几十份， 班上同学每人都得

了一小块。 大家领了回各自位子上去

吃， 单词和段落像奶油一样， 落进肚

子化了。

冬去春来， 美丽的班主任红着脸

向家长们告假， 她刚刚大学毕业， 现

在要去结婚了。 另一位任课老师也在

给同事发喜糖， 他的儿子结婚了。 所

有人到了年纪都要成家。 整个学校里

的成年人都是如此， 我从家庭里认识

的每个亲属都是如此。 除了宋老师。

有一天出完黑板报， 我们几个学

生在学校里留得晚了。 洗好手走出厕

所， 听到阁楼隐隐有乐声。 大家循声

走啊走， 走到通往阁楼的楼梯前。 你

推我， 我推你， 扒着门缝看一看， 那

里面藏着什么。 有沙发吗？ 有锅碗瓢

盆吗？ 和我们家一样吗？ 宋老师会不

会睡在课桌椅上， 拿黑板当墙？ 直到

背后传来一声咳嗽 ， 大家回头一看 ，

宋老师拿着一本托福教材站在阁楼外。

她开了门， 放我们进去。 大家一

拥而入， 很快塞满整个阁楼。 这房间

不过四五平方米的样子。 窗下放着张

单人床， 床边一把椅子， 椅子上置一

台收音机， 椅子下面两只热水瓶和一

罐三合一的雀巢咖啡。 所有陈设， 一

览无余。 宋老师拉开床角的毯子， 铺

在床沿， 示意我们坐在上面。 窗户朝

东， 光照不够， 她又开了灯。 黄灿灿

一只赤膊灯泡大放光芒， 将陋室镀金。

一时间， 乐声中断。 宋老师打开收音

机， 拿出磁带翻面。

一边拿出磁带， 一边她问， 来干

嘛呢？ 我们相顾而笑。 老师也笑， 说，

“觉得老师这里好玩？” 我们说， 觉得

你和别人不一样 。 宋老师楞了一下 ，

说， 我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个同学说，

“我们放学回家， 你家却在这里。” 宋

老师说， “是啊， 你们回家， 我家却

在这里。”

她按下播放键。 磁带转动， 发出

轻微丝丝， 有一男一女对话， 很快乐

声响起， 一个女人说： “你以为我穷、

不好看 ， 就没有感情吗 ？ 我也会的 。

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 我一定

要使你难以离开我， 就像现在我难以

离开你。” 我问宋老师， 这是什么， 像

放电影的声音。 宋老师说， “就是电

影里的台词 ， 这是我自己录的 ， 叫

《简爱》。 刚刚的音乐， 是电影主题曲，

简爱是一个外国女教师的名字， 她像

我一样， 没有家庭， 也不好看。”

“宋老师 ， 你好看的 ”， 同学们

说 。 宋老师说 ，“谢谢你们 。” 她不响

了。 然后她说， “不要紧， 我如果也

能去外国就好了。 等我到了外国， 一

切都会好的……” 只听得磁带， 似乎

又进入下一段。 一个男声在急切地呼

喊 “简， 简， 简……” 宋老师不出声

地听着， 我们也听着。 那声音里的急

切叫人起鸡皮疙瘩。 老师不发话， 我

们不敢走。 直到一个同学想起来似的

说， “我爸爸还在门房等着接我呢。”

我们起身告辞。 宋老师站在门口向我

们挥手。

我们奔下楼梯， 她站在橙黄色光

线里的剪影 ， 她的手 ， 肩膀 ， 裙摆 ，

最后是脚， 逐一消失。 教学楼已经暗

下来了， 平时熟悉的墙壁和台阶骤然

显出陌生。 每个转角后似乎都有未知

的东西蹲守。 大家害怕起来。 好像刚

刚闯入了不该我们闯入的世界。 为了

消除恐惧， 我们比赛一般飞快奔下台

阶， 到了最后几级， 几乎是不顾性命

地跳下， 最后大家冲到底楼， 发疯一

样大笑起来， 一起跑向门房， 那里亮

着灯， 我们父母正等着接我们回家。

后来听说宋老师那几年一直想申

请出国， 但没成功， 后申请调走。 直到

我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 她还是单

身。 其实那时她的年纪还未到不惑。 如

果今天， 我在上海街头， 看见一个三十

几岁的女人， 我会觉得， 她很年轻。

大约在宋老师离校几年后， 有一

次新来的英语老师让我帮忙去办公室

整理些旧书。 在书橱里， 我翻到一本

中英对照的 《简爱》， 花了一个下午，

囫囵吞枣看完中文部分。 在那本书的

导读里， 照例写着要批判地看待作者

的历史局限性等提示， 也记录过几段

作者致友人的信。 到了大学读英美文

学时 ， 我才找到 《夏洛蒂·勃朗特书

信》 来读。 1852 年， 36 岁的夏洛蒂致

信友人埃伦：

那不时从我心中挤出一声呻吟的
不幸， 是在于我的处境———并非因为
我是一个单身妇女， 而且很可能始终
是个单身妇女， 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孤
独的妇女……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

因为绝对必须忍受， 而且要默默地忍
受， 说得越少越好。

我记得在中学里， 我第一次翻阅

那本 《简爱》， 内页敲着校英文教研组

藏书章， 是公家的书。 但我翻到封底，

看到一个小小的签名 ， 是花体英文 ，

宋的拼音。

张瑞玑:?红楼梦》甲辰本收藏者
卫洪平

俞平伯 《忆振铎兄 》 里说 ： “一

九五三年的晚秋 ， 比现在还稍晚一

点 ， 黄昏时候， 我从团城他的办公室，

带回来两大包的旧本 《红楼梦》， 其中

有从山西新得的乾隆甲辰梦觉主人序

本， 原封未动， 连这原来的标签还在上

面 。 ……他供给我这些珍贵的资料 ，

原希望我把校勘 《红楼梦 》 的工作做

得更好 ， 哪知道后来我不能如他的期

望 。” 《俞平伯年谱 》 （孙玉蓉编纂 ）

载入此事 。

俞平伯校勘 《红楼梦》 用了八种本子，

每一种都有个简称， 甲辰本排第四， 简

称 “晋”，《红楼梦校勘记所用本子及其

简称的说明》 里括注：“近在山西发见。”

我浏览了数十万字的 《红楼梦八十回校

字记》， 处处能见到 “晋” 的踪影。

关于甲辰本的价值， 俞平伯 《红楼

梦八十回校本序》 里说： “到了雪芹身

后， 《红楼梦》 即以八十回的抄本在社

会上流行着。 ……现在我看到的就有三

种： （一） 乾隆甲辰年 （一七八四年）

梦觉主人序本八十回。” 又说： “比较

重要的还推甲辰本。 ……程高是否看到

这个甲辰本不得知。 ……前八十回今本

的规模 ， 在甲辰本上已大体有了 。 ”

“如就追穷流变来看， 甲辰本便很重要，

它为程排甲本和以后的各刻本前八十回

的祖本。” 这个简称 “晋” 的 “很重要”

的甲辰本， 后来藏到国家图书馆， 分装

八函 ， 共有四十册 。 山西怎样发现它

的？ 六十年来没有任何消息。 我业余做

一点乡邦文献研究， 春节期间遇到与甲

辰本有关的线索 ， 探究了一番 ， 我发

现， 甲辰本的收藏者不是别人， 正是我

去年以来一直为他编着年谱的谱主———

清末民初的政治人物、 诗人、 藏书家张

瑞玑。 我感到意外的惊喜。

张瑞玑 （1872-1928） ， 字衡玉 ，

号老衡、 窟野人， 山西赵城县 （今洪

洞县赵城镇 ） 人 。 他是光绪癸卯科

（1903） 进士 ， 先后作过韩城 、 兴平 、

长安的知县， 早期同盟会员。 辛亥革命

后回到山西， 成为首任山西财政司长，

旋被任命署山西民政长 （辞未就）， 民

国二年当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

1919 年南北和议初期 ， 陕西停战问题

如虎当道 ， 亟需公推一位 “德望夙著

者” 充任陕西停战划界专员， 为和议清

除障碍。 南北政府和双方代表把目光聚

焦在张瑞玑身上， 他成了中外瞩目的风

云人物。 这年 2 月到 5 月， 《申报》 连

续以显著位置对他 “骑虎入关” 作了跟

踪报道， 该报总主笔、 著名报人陈景韩

（笔名 “冷 ” ） 的时评 《张瑞玑 》 称 ：

“和议之进行与否， 悬于陕事之手； 陕

事之能了与否， 悬于张瑞玑之手。” 在

这样的历史关头， 张瑞玑 “虽千万人吾

往矣 ”， 其功绩已载入 《中华民国史 》

（李新、 李宗一主编）。

张瑞玑雅好藏书。 民国初年他在赵

城建 “谁园”， 将一座中西合璧的藏书

楼矗立于汾河之滨 。 1915 年已有 “谁

园五万卷藏书楼 ” 之谓 ， 后积至十万

卷。 三晋大儒、 藏书家郭象升 《太原市

上购书歌 》 写张衡玉 ： “赵城张五我

畏友 ， 书海一钓连六鳌 ” （张在族兄

弟中排第五）。 章太炎为张瑞玑亲撰的

墓表说 ： “君素好学 ， 自陕西归 ， 载

书百簏 ， 为北军略夺皆尽 ， 晚又得十

万卷储之 ， 戒其子曰 ： 所以遗汝亦足

矣 。 善诗书画 ， 自谓书不如画 ， 画不

如诗， 诗不如其为人， 盖笃论云。” 伦

明 （哲如 ）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

“赵城带草绕谁园 ”， 文曰 ： “赵城张

衡玉瑞玑 ， 收蓄尤富 ， 屋曰谁园 ， 本

省旧藏多并其中 。 ” 《山西藏书家传

略 》 （薛愈编著 ） 为他单独立传 。 当

年上海报纸报道 《国民党学者张瑞玑

逝世 》 的消息 ， 称他是 “民党才子 ”、

“北方学者之宗焉 ”。 贾逸君 《中华民

国名人传》 将他归入 “文学” 类。

1952 年 ， 适值张瑞玑八十诞辰 ，

他的儿子小衡 （亦称筱衡 ） 给山西省

政府副主席王世英 （洪洞人 ） 写信 ，

愿意把谁园十万卷藏书全部捐献给人

民政府 。 王世英在集体办公时念了小

衡的信 ， 当场交给文教厅厅长池庄办

理 。 同年 5 月 ， 省文教厅副厅长崔斗

宸专赴赵城迎取。 5 月 31 日山西省人

民政府文教厅致函小衡 ： “此种慷慨

捐献 、 化私为公的精神 ， 与爱护祖国

文物的热忱 ， 殊堪嘉尚 ， 除呈报中央

备查并俟将书全部整理完毕再行登报

表扬外 ， 特先函谢 ！ ” 据小衡长子祖

望回忆 ， 省里曾汇给张家 500 元 ， 小

衡谢绝了 ， 全部退回 。 那时小衡给自

己留下的 ， 只有父亲残存的诗稿 、 赴

陕划界的函电底稿 ， 还有他为父亲编

辑 、 迄未刊行的 《谁园集》 十二卷。 章

太炎去世前见过这个未刊稿 。

谁园十万卷藏书运抵太原后， 省图

书博物馆工作人员按经史子集分类整

理， 每部古籍都钤上一枚长方朱印———

“张衡玉遗赠”， 到年底登录完厚厚一大

册 《谁园书目 》。 书目子部 105 号是 ：

“抄本， 《红楼梦》， 四十册， 八十回。”

左旁标注： “105 号 《红楼梦》 由崔厅

长交黄副主席带往北京。” 当时山西省

人民政府只有两位副主席， 即王世英和

邓初民 ， “黄副主席 ” 当是 “王副主

席 ” 之误 。 大概急着要 “带往北京 ”，

整理人员没来得及盖上 “张衡玉遗赠”

的朱印， 但在登录书目的时候， 他们在

子部的末尾补录了 《红楼梦》 抄本， 且

注明它的去向。 山西图书馆前辈们谨严

不苟的职业操守， 令人钦敬。

从那以后， “黄 （王） 副主席带往

北京” 的 《红楼梦》 八十回抄本， 就没

有下文了。

几天前我看到一份资料 ： 1957 年

初，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王瑶来山西视察文教工作 ， 对部分

大、 中学校和文化单位的图书管理及利

用情况提出意见 。 2 月 25 日 《山西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转发王瑶意见函 》

（编号 【57】 办秘珺字第 25 号）， 附录

了三百多字的意见书， 里面王瑶讲到：

“1954 年赵城某氏捐献藏书， 其 《红楼

梦》 已在京， 很有价值。” 王瑶是山西

平遥人， 在学界很有影响， 当年分管文

教的王世英副主席， 将 《红楼梦》 抄本

带往北京， 很可能先拜访王瑶， 请他过

目， 再正式送交给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

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 “赵城某氏”

无疑就是 “赵城张氏”， “1954 年” 则

系误记。 山西省档案馆保存了这份档案

资料 。 略有些遗憾的是 ， 1953 年郑振

铎没有日记 ， 《郑振铎年谱 》 （三卷

本， 陈福康编著）、 王世英的资料中也

没有记载这件事。

虽如此， 笔者认为， 王瑶所说 “已

在京”、 “很有价值” 的 《红楼梦》， 就

是 “黄 （王） 副省长带往北京” 的那个

八十回抄本， 亦即俞平伯 1953 年晚秋

从郑振铎处 “带回来……从山西新得的

乾隆甲辰梦觉主人序本 ”。 也就是说 ：

那个简称 “晋” 的甲辰本， 在山西先是

由民国政治人物、 诗人、 藏书家张瑞玑

收藏； 其子小衡 受后又在谁园藏书楼

保藏了二十四年 ， 后来无偿捐献给国

家； 分管山西文教工作的省政府副主席

王世英 （洪洞人）， 1953 年亲自带着甲

辰本进京， 将这一珍贵文物送到保护管

理国家文物的最高行政机关。

1989 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

《甲辰本红楼梦》， 冯 （其庸） 序称， 甲

辰本 “独标 《红楼梦》”， “是一个具有

特殊意义的本子”。 近年又有几家出版

社出了影印本或排字本。 从网上看， 红

学专家对甲辰本的研究还在不断深入，

许多读者对这个抄本也充满兴趣。 逝者

已矣， 其藏永在， 书楼犹存。 几年前省

财政拨款， 上下合力， 对谁园藏书楼进

行了保护性维修。 这座山西现存的中西

合璧、 规模最大的民国私家藏书楼， 已

成为一个旅游景点， 去年底还申报了省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也许有一天， 谁

园藏书楼将挂上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

《红楼梦》 甲辰本张氏庋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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